
人们叫他“老载”
!"#"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人民

政权建立后，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长登
门拜访。他告诉父亲：“你虽然是皇
族，却不是顽固守旧的遗老。从辛亥
革命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在政治上你
做到了一尘不染，很不容易。在群众
中有威望，现在请你出来参加街道工
作。”从此，协助民警查户口、与邻居
搞卫生、支援抗美援朝活动……都会
出现父亲的身影。其中令父亲津津乐
道的一件小事是，人们不再称呼他
“七爷”“贝勒爷”，而改称“老载”。他
觉得很新鲜，好像这个新称谓缩短了
自己和人们的距离。

!"$%年春，父亲挚友、民革中央主
席李济深来访，二人深谈良久。后来
得知，李济深已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
父亲情况，鼓励父亲要为新中国作出
贡献。不久，父亲应邀列席了全国政
协一届二次会议。会上周总理的一席
话令他激动不已：“一届一次会议没
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
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
的代表给忘记了。”总理不但表示了诚
挚的歉意，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
次会议的纪念册，进而请他发挥自己
的才干，向大会写提案。

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同年夏天，父亲提出的《改良军

马以利军用》的议案经毛主席、朱总
司令批准，并交炮兵司令部落实。父
亲捧着毛主席签署的委任状高兴地
说：“我演猴戏，孙悟空只当上了天
廷上的弼马温。这回毛主席让我当
上了炮司马政局顾问，那我就得当
好人民的‘弼马温’。”

!"$%年冬，中央军委为了满足抗

美援朝志愿军的需要，朱总司令直接
下达命令，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选购
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朝鲜。父亲不辱
使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紧接着，父
亲又赴东北、西北各军马场，视察调
研并开展改良马种的工作。
年过六旬的“载顾问”奔波在甘

肃、宁夏、青海，不畏严寒风沙，不辞
辛苦劳累，甚至身上长了虱子，棉被
缝里残留着耗子屎，仍然干劲十足地
工作着。马政局干部郑新潮（郑新潮，
黄埔军校七期学员，!"&"年赴延安，
抗战后创办我军第一个军马场，后调
往河北省邢台市工作。———作者注）
曾问他：“过去您老没吃过这苦吧，您
哪儿来的这劲头，一点都不比年轻战
士差。”他爽朗地笑笑，拍拍腰间的手
枪说：“当兵的不能怕吃苦，我现在为
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军队服务。周总
理礼贤下士，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
子交给我，我心甘情愿吃苦。当年土
肥原拿手枪逼着我去伪满当骑兵总
司令被我拒绝，那是我不甘心忍受外
侮，宁死也不做民族的败类。我这劲
头就是这么来的。”
父亲西北之行有两件事值得一

提。一是在塔尔寺会见了十世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历史上，清
朝三百余年统治者的民族融合政
策，使历代达赖和班禅与清政府的
关系很融洽。此次皇族后裔以人民
解放军干部身份来青海工作，十世
班禅很感兴趣，特约相见畅谈并互
赠哈达。二是在宁夏工作期间见到
了久别的女儿、女婿和一群可爱的
小外孙，尽享天伦之乐。他的女婿达
理札雅，蒙族，是阿拉善旗亲王。在
解放战争中，他深明大义，率领全旗
和平起义，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副主席。女儿金允诚（满名爱新觉

罗·韫慧）承袭满蒙通婚传统，在草
原上数十年夫妻相敬如宾，并在文
教卫生妇幼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后
任宁夏妇联副主任。父亲看到亲人
的巨变，深感欣慰。

'"$(年，父亲参加了北京市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在会上被选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
彭真市长、刘仁书记与他亲切交谈。
刘仁知道父亲是“老北京”，在不经
意间问道：“您久居北京，跟您打听
个人，不知道认不认识。”“他叫什
么？”“金溥安。”这一问一答道出了
一个秘密。刘仁告诉父亲，这个金溥
安在敌伪时期任西陵守备队队长，
保护皇室墓地。他的部队虽无重武
器，可也是一支武装力量。经过我地
下党工作，已就起义大事商量妥当，
但是事后此人消失了。
父亲听后既惊喜又不无遗憾地

告诉市委书记：“金溥安是我的第三
子，)"((年突患脑溢血病故。”令父亲
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谢世前投
向了人民革命阵营，虽然壮志未酬，
但是金溥安的三个女儿先后穿上了
军装，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金
霭月，毕业于长春白求恩医学院，是
一位出色的部队军医；金霭珧，参加
湘西剿匪战斗，后入朝作战；金霭秀，
一位多才多艺的姑娘，成长为广州军
区战士文工团演员，常年为部队服

务。直到晚年，父亲总以这三个孙女
为傲，对别人津津乐道。

贝勒、亲王、土司，
成了人民代表
同年"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

议召开。昔日郡王衔多罗贝勒（贝勒
全称为“多罗贝勒”。清代宗室封爵有
十二等，前三等为和硕亲王、多罗郡
王和多罗贝勒。加“郡王衔”表地位高
出一般“多罗贝勒”。———作者注）与
全国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商国是。会
场内外，大家特别关注父亲和另两位
代表。一位是父亲的女婿、蒙族代表
达理札雅，一位是达理札雅的女婿、
藏族代表班麻旺秀（又名杨复兴）。三
位代表，三个民族，两代女婿一起与
会。这不就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写
照吗？达理札雅的女婿杨复兴，共产
党员，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积极参
加剿匪平叛战斗。他出生于世袭土司
之家，但是他追求进步，主动废除沿
袭三个朝代、历时$&%多年的土司制
度，为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这两位女婿进京赴会时，父亲

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已安排好
的高档饭店，非要他们挤住在家里。
那低矮的平房、简陋的设施实在不
能接待“高官”。可是这两位旧时的
王爷和土司十分乐意这种安排。父
亲更是得意地说：“这才是一家人
嘛！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住在
平房大杂院里会更好地接近人民。”

!"$$年*月$日，父亲出席了全国
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在大会休息的时
候，周恩来把父亲介绍给毛主席，毛
主席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聊了起来。事
后，父亲告诉我，在谈话中毛主席特
别肯定了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
隆，指出他们在反对侵略、反对分裂、

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促进民族大团结
方面对祖国作出的贡献。平时父亲饮
酒由我控制，每次只给他斟两小盅。
为了身体健康，父亲乐于接受这种限
制。可是那一天，他说：“今天我可要
喝酒三杯！”不久，父亲被选为全国政
协委员，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
并被推举为民族组副组长。

)"$+年春节，按往年惯例，我陪
同父亲到李济深家拜年。老友相见
格外亲切，交谈中，李伯伯提出了一
个令父亲深思的问题：“你原本是晚
清重臣，皇室成员，现在是人民代
表，为新中国服务。你愿意加入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吗？”父亲听后点头表
示应允。不久，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
作为介绍人，引领父亲正式参加了
民革。曾经的清王朝代表人物加入
了推翻末代王朝的革命组织，对于
父亲来说这就是革命。

)"$*年，父亲又出任北京市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作为满族
中德高望重的前辈，遍访郊区县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宣讲民族政策，检
查有关民族工作情况。所到之处，均
受到群众欢迎。听到大家都尊称他
为“载老”时，他感慨万千。“七爷”
“贝勒爷”“老载”“载老”，这四个称
谓，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更令父
亲感到，只有在新中国，人民的关系
才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他庆幸自
己赶上了新时代，看到了中国的新
生、民族的新生、家庭的新生和自己
的新生。他有幸经常聆听周总理教
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听周
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年"月-日，父亲在北京逝
世，终年.&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
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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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爱新觉罗·载
涛(1887-1970)，字叔源，
号野云，满洲正黄旗人。作
为其幼子，我在父亲膝下生
活30年，耳闻目睹故人旧
事，至今不敢忘却。

从“贝勒爷”到全国政协委员 ! 溥仕

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
游玉云

! ! ! ! ! ! ! ! ! ! ! !"#掩埋病马

一匹马突然浑身发热，呼吸困难，不久便
死去了。有个农民不知马得了什么病，草草埋
了。我们身着防化服装，冲进靠山坡的村庄，
包围了那户农民家。
上午 "时许，政治助理员带着医疗队一

位姓高的医生来了。他们戴着防毒面具，费力
地打着手势，指挥全面消毒。我跑到每个战友
面前，拍着他们的防护头盔：“分两组行动，背
枪的警戒村庄，背喷药器的立刻分头进行彻
底消毒！”
战友们背着喷药消毒枪对着残墙断壁喷

射烟雾。这个村庄虽然不富，却也有五六栋砖
墙水泥楼房。大概这些楼房是农民汗水浇起
来的，所以仅有两家楼房倒塌，其余几家楼房
依然醒目地立着。顾金富带着三人，来到这些
楼房前，端起枪就喷射，烟雾弥漫。高医生跑
来指导：“消毒不彻底，要向上喷射。”顾金富
按照指点，把三支喷枪胶管和两根发烟胶管
连接起来，改装成了十多米长的“新式”喷射
武器，对着楼房顶端猛烈喷射。
五个小时的人造烟幕，使全村暴露部位

盖上了一层消毒液。残留的死角，亟需及时补
上消毒液。残墙断壁下的角落里，使用喷射枪
消毒等于高射机枪打苍蝇，无济于事。我们放
下喷射枪，改用脸盆、木桶和罐子盛上消毒液
浇洒，一盆盆、一桶桶、一罐罐的消毒液泼向
各个角落。三个小时的阵雨，死角消灭了。我
们感到浑身疲乏，战友们帮我们脱下防化服
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惊叫道：“哎哟，烧伤了！”
我们的裤腿和袖口全被消毒液烧坏了，脸和
手、脚和腿脱掉了一层。
傍晚，一位中年农民拉着高医生：“同志，

村东张大汉家的病马埋在村后的土岗上，你
们快去看看，要不要消毒？”“啊，必须马上深
埋！”高医生急切地叫道。他拉住顾金富：“快
组织人到村后去！”顾金富努了努嘴：“这事要
由队长下命令。”高医生转而拉住我：“死马埋
在村后，你们赶快帮助深埋好吗？”“深埋？怎

么深埋？”我不解地问。高医生不做
解释，拉着我们奔到村后的土岗上，
急促地说：“快挖开死马土丘，再重
新挖一个深坑埋死马。”

战友们挥镐舞锹，挖成了一口
三米多的深坑。我和晋太和站在坑

沿，用钢镐勾住马脊背，命令其他战友闪到一
旁去。我和晋太和握住钢镐柄拼力往上拉，顾
金富在坑里用锹拼命往上顶马尸首。费了很
大功夫，终于把这匹死马转移到了深坑里。我
喘了口气，准备换人埋土，顾金富却说：“不用
了，你们休息一下，我来埋土。”他利索地推土
埋死马，埋到最后几锹土时，忽然“扑通”一
声，他栽倒在地，我大惊失声：“顾金富！”我冲
上去抱住他：“快抬到村里去抢救！”战友们替
顾金富同志脱下了防化服，只见防化服里积
蓄的汗水已漫过了他的双脚。
风雨飘摇的帐篷里，周幸生一人孤独地

躺在单人床板上，忍着伤痛翻动身躯。“又来
了！又来了！”外面喊声大作。我以为余震又
来了，和战友一起端枪冲向灾民集居的防震
棚前。
雨帘下，惊慌的村民心有余悸地议论着：

“我看到了，一跳一跳，当当响。”“我听到了叫
声，刺耳得很呐。”“我闻到了一股怪味，恶心
着呢。”我问：“你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们围
住我们：“你们快去抓吧，有个怪物，刚才在我
们这里作祟，可吓人了！”我带领战友们消失
在雨林中。
夜幕下，金志勇喊道：“你们看！”十多米

外的废墟上，一只动物一跳一跳，既不像羊，
也不像狗，更不像牛和马。“怪物！”我叫道，
“大家按我的命令统一行动，包围那废墟！”
“噔噔噔！”战友们迅速拉开一定的距离，扑向
废墟。
怪物立在倾倒的墙角上，昂着头。孙杰扑

上去。“腾！”它跳开了。金志勇瞅准它，脚一
跺，扑上去一抱，却扑了个空：“兔崽子！”晋太
和赶鸭子似的双手摆甩着：“喔嘘！”
怪物漫无目的地东蹦西跳。我们从这头

奔到那头，又从那头赶到这头，忙得不亦乐
乎。怪物似乎精疲力竭了，跳到一根圆木梁
上，一动不动，我们紧紧围住它。“冲上去！抓
住它！”我大声命令。战友们立即猛扑了上去。
“抓住了！”晋太和抱住怪物如获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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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马匪将我们集中在修道院前
的空地上，一个军官恶狠狠地说：“共匪，你们
听着，从今天起，你们抬我们受伤的兄弟去西
宁。如果谁不老实，想逃跑，那就砍他的脑
袋！”匪军官说完，抽出马刀在晨光下舞了几
舞。于是，我们 (人一组，用担架抬一名马匪
伤员，马匪骑兵则在旁边监视。那时，我们的
头发又脏又长、脸色苍白，衣服破成
条条片片，人虚弱不堪，真比叫花子
还叫花子啊！我本来体质就差，自己
走路都很累，又怎么抬得动担架呢？
何况，我觉得干这事有损气节，走了
没几步我心一横，心想宁可被杀死，
也不抬马匪了，遂对马匪骑兵说：“我
抬不动了。”马匪一听，口里骂着，挥
起鞭子向我猛抽。鞭子雨点般落在身
上，钻心似的疼，我气得干脆躺在地
上闭上眼，随便马匪怎么处置吧。马
匪见状，只好去抓了一个老百姓替我
的缺，叫我跟在队伍后面走。

晚上，队伍到了一个大庄子，马
匪将我单独关了，怕我们集体逃跑。
第二天，马匪又叫我抬，我仍然不答
应，那个马匪暴跳如雷，睁着一对绿
兮兮的鼠眼，操起一根木棒，大骂道：“好厉害
的共匪！”便向我一阵猛打。顿时，我浑身凸起
一个个青疙瘩，我怒目圆睁，站在地上岿然不
动。马匪见我不怕死，棒子举在半空不敢落
下，忽地转身，又去抓老百姓了。
我乘马匪远去，立即往旁边一闪，向村子

旁一条小泥路飞跑，见前面有条沟，纵身跃了
下去。在沟里，我可以观察马匪的动静，而他
们看不到我。我灵机一动，假装大便，如果被
马匪发现，就有话说了。我蹲在沟里半个小时
左右，见队伍消失了，立即呼地站起，长长地
吐了一口气，不禁仰望苍天，哭着说：“党啊，
我一定要回到陕北去！”
这个地方天空灰蒙蒙的，分不清东南西

北。我正焦急，忽然见到一点太阳光，遂判断出
了方向，一溜烟沿着山坡的羊肠小道走。走了
很长一段路，始终见不到房子，偶尔遇上几个
看山、放羊的人。到了晚上，我饿得实在走不动
了，便找到一个羊圈钻了进去。(月的西北，依
然春寒料峭，我在羊圈里被呜呜呼叫的西北风

吹得浑身颤抖，昏昏沉沉地睡到了天明。
醒来我揉揉眼睛，发现山坡上有一个小茅

棚，就半爬半走地到了棚子前，里面走出一个浑
身衣裳打补丁、满头白发的慈祥老太太，她见我
这副模样，便问道：“娃子呀，你打哪儿来？”
“老大娘，”我谨慎地回答，“我是要饭的，

请您开开恩，给点东西吃吃吧。”
其实，老太太知道我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
军，她颤抖着拿出了几颗土豆和剩
饭，递到我的手中，我立刻狼吞虎咽
地吃起来。老太太抹着泪说：“可怜的
娃子，快吃吧，吃了快跑，我这儿不能
留你呀！”当时马步芳、马步青下过告
示：凡是收留红军的，全家斩首。因
而，老百姓不敢收留我们。就这样，我
晓行夜宿，穿山路、睡羊圈、讨饭吃，
一个星期后到了凉州地界。
一天下午，我在一座荒山包前

碰到了一位也是被俘后逃出来的西
路军战士，我们一阵欣喜，加快步子
向前跑，来到了一条大河前。那河较
宽，浑浊的泥浆水潺潺地流着，咱们
不知河水深浅，不敢蹚水过河。这
时，河对岸有一个庄稼人挽了裤脚，
下河蹚过来了，原来西北干旱，河都

不深的。我们马上蹚水过去，来到一个大庄子
前，这庄子像个小城堡，为清代建筑，乃入凉
州的一个关卡。我们刚要过关，斜刺里窜出几
条彪形大汉，一齐拔出手枪对准我们，为首的
吆喝道：“好大胆的共匪，你们逃得了吗？”原
来这伙人是马匪便衣，专门守在这儿伏击逃
跑的西路军将士。他们疯狂地扑过来，把我们
五花大绑押往凉州，重又落进了魔窟。
远远地，我望到了凉州的古老城头，一只

苍鹰在城楼上空盘旋，更加严峻的考验又开
始了。
凉州古时名武威，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在河

西走廊打败匈奴后在此建郡县，意谓汉武帝的
军威至此。此乃古丝绸之路上，扼东西交通之
咽喉的战略要冲，自古以来战争不断，唐朝安
史之乱、薛丁山征西，宋朝西夏兵犯边廷等，均
在这西凉点燃过狼烟，现为马步青的大本营。
我们进入凉州城前，马匪将我俩分开，关

在一所小学里。第二天，送进城里的大监狱，
那儿已经关了 $,,多名西路军将士。


